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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村寨语言生活研究

——以云南墨江癸能村为例
1

彭志钧 1，彭建玲 2

（1.昆明理工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昆明理工大学 国际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进行调查是国家语言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作为云南第二大少数民族的哈尼

族，其语言生活现状受到较少关注。本文以癸能村寨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在描述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乡村语言生

活的同时，对影响哈尼族语言生活的各种因素进行探讨，以期根据癸能村的语言生活现状，对哈尼语言的保护和传

承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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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是指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包括个人语言活动和社会语言活动。
[1]（P91）

作为一个由国外“语言状况（language

situation）”转化而来的中国本土化概念，语言生活主要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
[2]
研究内容涉及语言规划、语言使用、语言观

念、语言价值和语言态度等诸多方面。《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将“科学保护各种

民族语言，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为指导思想写入纲要，并在“语言国情调查”部分明确提出了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

的种类、分布区域、使用人群和使用变化状况普查”的重点工作。随着“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推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成为

国家战略发展的前沿阵地，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活进行调查，不仅顺应了国家语言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也是维护边疆

民族团结、促进“一带一路”前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哈尼族作为云南第二大少数民族，其语言生活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新时期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哈

尼语言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极大改变。鉴于此，我们于 2017 年 2 月对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部分哈尼族聚居的村寨进行了田

野调查，尝试对乡村哈尼族的语言生活以及影响其语言生活的各种要素进行探允。

一、哈尼族及哈尼语

哈尼族在国内称“和人”，意思是“住在坡上或半坡上的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普洱、玉溪、红河、西双版纳等州市近

20 个县市，“阿卡（AKha）”则指居住在国外的哈尼人，他们分布在泰国、越南、缅甸、老挝等多个东南亚国家。
[1]（P68）

据第六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6BYY056)；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人文社科项目（SYSX201717）

[作者简介]：彭志钧（1973-）,女，云南大理人，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及教师发展研究；

彭建玲（1965-），女，云南红河人，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及国际化教育研究。



2

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哈尼族人口共 163 万，居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二。哈尼族有“毕约”“卡惰”“阿木”“和泥”

等 30 多个支系，是全国支系最复杂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民族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

关于哈尼族的民族渊源，说法较多，普遍认为“和夷”是现代哈尼族人的祖先。墨江的哈尼族属西北高原氐羌部落游牧民

族，在“随牧而迁、逐水而居”南下的过程中逐渐独立分支为一个民族部落，他们在今川西南的安宁河、大渡河、雅砻江一带

跟着沿金沙江溯江而上的百越民族学习稻作农耕，因为学得很快，哈尼族几年工夫就从游牧民族转换成了以山地稻作为核心的

民族。
[2]（P5）

经过两千多年的迁移和演变，哈尼族现在已经成为云南省特有的二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

哈尼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与其比较接近的彝语支系有彝语、纳西语、傈僳语、拉祜语等。哈尼语分为 3 个方

言（哈雅、碧卡、豪白）、2 个次方言和 12 个土语，方言的划分与支系的自称有对应关系。
[3]（P5～6）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

颠沛流离和封闭的山区环境，哈尼人并未形成自己的书面语言。1957 年，政府为了保护哈尼语言，专门制定了《哈尼文字方案》，

帮助哈尼人创立了自己的书面语言。该方案以哈雅方言为基础、以绿春县大寨方言为标准发音，用拉丁字母进行书写。虽然 1958

年就开始试行，哈尼书面语至今仍未通用起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哈尼人与外界接触交往的增多，哈尼语言的传承和保护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墨江癸能村哈尼族语言使用现状

墨江，古称“他郎”，位于北回归线正中，有“双胞之城”和“回归之城”的美称。墨江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哈

尼人数占全县总人数的 61.8%，9 个哈尼支系以“小聚居、大杂居”的方式分布于墨江各个村镇。

癸能村，离墨江县城 10 公里，位于金厂河谷中部，这里的哈尼民族风情古朴纯真，哈尼文化厚重宽广，属于国家批准的第

二批民族文化村落。癸能村的哈尼族主要是豪尼支系人，还有部分布都支系，村民的民族母语为豪尼语，兼用本地汉语方言和

其他支系的哈尼语。

（一）民族语言使用情况

（1）民族语言保留完好。癸能村哈尼语传承历史悠久。该村始建于元宪宗四年（1254 年），属他郎二千户，隶宁州万户府，

最早由傣族居住，元江坝的哈尼政权“罗槃国”被元军攻破后，部分哈尼人逃难至此，建立了最初的哈尼村寨。癸能村至今已

有 369 年的哈尼建寨历史，虽然期间经历了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但哈尼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2）哈尼语为族内主

要交际语言。我们走访了癸能村的村委会、集市、家庭等场所，村民基本都在使用哈尼语，偶尔听到的汉语词汇，都是哈尼语

无法表达的汉语借用词。虽然集体接受我们的汉语采访时，他们基本都用本地汉语方言回答问题，但族人之间进行交流还是转

换成了哈尼语。（3）村民对哈尼语的掌握程度普遍较高。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三四十岁的青年，甚至是适龄儿童，都

能熟练使用豪尼语，既能听又能说。有些家庭成员即使已外出打工数年，对民族语的熟练程度也没有降低。（4）哈尼语的获得

方式是自然习得。由于村里人九成以上是哈尼族，儿童在家或是在村寨的其他地方，接触最多的也是哈尼语，耳濡目染也就学

会了自己的民族母语。

虽然癸能村哈尼语充满了活力，但也存在潜在危机，民族语言出现轻微的衰退迹象，主要体现在：（1）随着村民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哈尼语言的使用频率出现了轻微的代际减退。我们走访的家庭，大都属于三代同堂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第二代或第

三代教育程度明显提高。第一代人（祖辈）大多为文盲，只有少数受过小学教育。第二代（即父辈）的初中生明显增多，出现

较少的高中生和个别大学生；而孙子辈都还基本在上幼儿园或者小学。整理调查数据时发现，祖辈在族内交流时，基本使用民

族母语，但年轻的子女辈在交流时，很多时候本地汉语方言已经代替了少数民族语言。（2）个别族际婚姻家庭内，少数民族语

言传承存在潜在威胁。在采访一个哈汉通婚的家庭时，我们发现，即使该家庭 90%的时间内都用豪尼语进行交际，但 13 岁的女

儿对本地豪尼语已经只会听而不会说了，问她是否想学说民族语言时，她明确表示，想学英语和普通话的愿望大于学习民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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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愿望。

（二）语言兼用情况

癸能村的汉语方言与大理南涧县、临沧凤庆县、丽江永胜县等地的方言比较接近，笔者用南涧方言与村民交流没有任何障

碍。语言兼用方面有以下特点：（1）本地汉语方言为主要兼用语，且熟练程度较高。在兼用本地汉语的同时，癸能村部分村民

还兼用其他支系的哈尼语，比如布都、碧约、西莫罗等，但后者的兼用人数不多，兼用熟练程度整体不高，部分语言（如西莫

罗）只能听不能说。然而，就兼用的本地汉语方言来说，几乎是全村通用、个个熟悉。采访中，只有一位 76 岁的李奶奶基本听

不懂本地汉语，需要用民族语进行翻译，另有一位 81 岁的金爷爷用本地汉语稍显吃力，除此以外，其他村民都流利使用本地汉

语方言，能听能说，与我们交流非常顺畅。（2）本地汉语方言主要用于族际交流。随着交通和经济的发展，癸能村村民在就业、

商贸、教育等需求的驱动下，更加频繁地与村外的其他族群进行交流，这时，他们就转用本地汉语方言进行沟通；即使在村内，

癸能村人虽然 90%以上为哈尼族，但还杂居着汉族、傣族、拉祜族等其他民族，本地汉语方言也就成为村内族际沟通的主要语言。

本地汉语方言兼用在村干部中间也比较突出，近七成的村干部表示，他们在召开乡镇会议时，既使用民族语言，又兼用本地汉

语方言。（3）大量词汇借用实现了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功能互补。哈尼语与早期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农耕词汇特别丰富，但在

科技、经济和文化方面，很多词都无法表达，比如“电饭锅”“电视”“骆驼”“洗衣机”等，此时，汉语兼用为民族语言的

不足提供了有效补充。

（三）普通话使用情况

癸能村村民普通话水平较低，总体呈现以下特点：（1）年轻人的普通话水平普遍高于老年人。采访对象中有 9 位是 70 岁

以上老人，对普通话基本都处于“会听不会说”的状态，甚至有老年人连电视里的普通话也听不懂。年纪更轻一些的老年人（50

多岁）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稍微好些，比如 54 岁的马大妈，能听懂所有普通话，但是说起来比较生硬；而年轻人中，基本都能

听会说，小孩子用普通话交流也比较流利。（2）对普通话学习的必要性高度认可。就语言喜爱程度来说，大多数村民最喜欢自

己的民族语言，其次是本地方言，最后是普通话和英语，但是当问及最想学（或最想让孩子学）什么语言时，村民又无一例外

地将普通话列在第一位，而且普遍认为如果孩子将来要“走出去”，那么普通话学习是必不可少的。29 岁的年轻的妈妈小李告

诉我们，她在家带两个孩子的时候，无论是带孩子看书或讲故事，还是日常交流，都在使用普通话。

三、墨江癸能村民汉双语高度发达的成因

（一）癸能村母语保持的成因

1.地理因素

癸能村的地理位置为民族母语习得筑建了天然屏障。癸能村有四个村民小组，寨子北面有报豆号、马龙潭等，东北面有石

坡寨、新寨，南面有南蚌、得科等，这些寨子都是清一色的哈尼族村寨。这样的村落环境，使癸能村呈现出“哈尼聚居”的主

要特色，哈尼族人无论是日常起居、还是走亲访友，接触的基本都是哈尼语，这样的环境保证了癸能村民的民族语言习得条件，

使他们能够“通过自然的方式获得语言知识和能力，并在社会交际中运用该语言”。
[4]

2.民族心理

癸能村村民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两千多年的迁徙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让他们

引以为豪。依山而建的两层土掌房充分利用了房屋的空间，保障了农作物得到曝晒；“哈尼梯田稻作系统”，作为哈尼族人智

慧的结晶，是云南唯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农业文化遗产；此外，哈尼服饰、哈尼美食、“普洱茶”等都为世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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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诗、民族舞蹈等构成了丰富的哈尼精神文化。所有这些，都是哈尼人民的骄傲，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产

生更高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民族语言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和情感保障。

3.语言态度

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语言态度的影响，癸能村村民积极的语言态度有利于民族母语的高度发展。当问及哪种语言最好

听时，绝大多数的村民都自豪地说：“当然是豪尼语啦！”当问及是否担心民族语言的消亡时，村民表示毫不担心，而且坚信，

三百多年的双语现象会一直延续。村干部对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也有充分认识，我们采访的癸能村村干部对我们说，相比之下，

民族语言比汉语重要，因为民族语言有助于加强民族认同感、有助于传播本民族文化。虽然他们并不担心民族语言的发展，但

从民族情感和文化传承上来说，觉得很有必要对自己的民族母语进行保护。

4.社会活动

癸能村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加强了民族母语的传承。癸能村村民在“生、婚、死”的重要时刻以及很多节日上，都举

行传统文化活动，在哈尼村民的众多活动中，有两个特色活动，对哈尼语的保护和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哈尼摩匹的“口传文化”。摩匹，又称“咪咕”或“贝玛”，是哈尼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谙熟本民族的原

始文化和历史传统，也是哈尼族伦理观念的典型代表。每逢重要场合，摩匹都会用民族语言为村民讲述各种民族渊源历史、神

话传说，以及生产生活的相关经验，等等。尽管传播方式是口耳相传，由于摩匹们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很强的整理能力，他们

讲述的内容与祖先传授的基本上“一字不差”。毫不夸张地说，摩匹就是哈尼语言和文化的“活化石”。

二是哈尼说唱文学。哈尼族人不仅创造了类别丰富的民间舞蹈，还用各种音乐表达他们丰富的民族情感，他们在结婚时要

唱“然咪比”，丧葬时唱“迷煞维”，祭祀时唱“摩匹突”，追求对象时唱“阿茨”，等等。其中的一种叙事歌“哈巴”，俗

称哈尼小调，结合了“吟”和“唱”两种艺术形式，无论在过节、插秧、建房、红白喜事上都要吟唱，是“迄今所见的西南少

数民族文学中产生年代最早、流传最为久远的说唱文学”。
[5]（P462～463）

（二）癸能村汉语兼用的主要原因

1.交通和经济发展

居住在半山的哈尼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交通不便，居住环境相对封闭，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形成了一个相对

隔离的母语使用堡垒。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癸能村与外界的交流大大增多，1985 年，癸能村修通了村际公路，方便了

村民出行。目前，该村有 20 余辆面包车，每 10 至 20 分钟就有一趟开往县城，这样便捷的交通和频繁的外出，势必增加哈尼族

人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沟通，使汉语兼用成为哈尼语言生活的必然趋势。在关于汉语兼用的问卷中，80%的村干部也认为交通和

经济的发展是影响母语发展的首要因素。

2.民族性格

哈尼族人友好热情，善解人意。他们有一句俗语，“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说明他们非常常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总是

乐意把家里的东西与客人分享；此外，他们善解人意，非常体谅照顾对方。这种性格在语言使用方面表现为：尊重对方的语言

习惯，乐意使用对方的语言。这种非常自觉自愿的语言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汉语的兼用。

3.族际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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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对婚姻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虽然传统观念认为，族内通婚更便于交流，也更利于家庭和谐，但他们并不反对异族通

婚。对于进入哈尼家庭的汉族，哈尼人也比较照顾，总是用汉语与之交流，这就增加了汉语兼用的概率。根据采访，婚后进入

哈尼家庭的汉族人，需花 10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会听会说民族语言，在这之前，兼用汉语，不仅是其他家庭成员，也是其他村民

的必然选择。

4.教育教学

癸能村仅有一所小学，其中包括学前班，全校共计 175 名学生，所使用的教材都是汉语教材，教师也 100%使用汉语教学，

学校成为汉语使用的主要场所。作为孩童成长链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教育教学也促进了校外的汉语兼用，比如，为了让孩子适

应学校的普通话教学，家庭会提前有意识地教授汉语；孩子走出校门后，在不自觉的汉语交流中，也带动了家人和亲戚使用汉

语。

四、几点启示

“语言和谐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不同语言（包括不同的方言）在使用中各就各位，和谐共处，协调有序；在和谐中

各尽其责，共同发展；既不相互排斥或歧视，也不发生冲突。”
[6]

然而，随着哈汉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汉语的推广，民族母语的潜在挑战也初现端倪，如前文所言，村民的语言选择已出现轻

微的代际差别，哈汉家庭的民族语传承出现断层。针对本次调研的现状，本文提出以下民族语言保护的建议措施。

1.以村落和家庭为主要阵地，保障民族语言习得的最佳环境

母语习得指的是儿童在自然的母语环境，不经过正式的语言教授而学会理解和使用母语的基础方面的心理过程。有研究表

明，19 岁以前，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内，儿童越早学习，语言就越容易掌握。
[7]
良好的习得环境是民族母语

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政府、学校，还是村民，都应有语言保护的使命感，将民族母语环境的保护视为民族母语保护和传

承的首要任务。

2.实行民汉双语教育，为民族母语发展提供生存空间

双语教育，就是在教学中同时使用汉语和民族语言的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少数民族成员既懂得自己的民族语又

掌握国家通用语”。
[8]
近年来，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通话推广工作如火如荼，学校教育体系

里，民族语言的生存空间正在逐渐减少，癸能村的调研结果反映了这一趋势，普通话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语言的保护

和传承。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还是应该进行双语教育，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注重民族语言的发展，实现多语的均衡发展。

3.通过各种有声媒体，创造接触民族语言学习的多样途径

哈尼语是一种无文字语言，虽然政府已为他们创建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尼文字,但这种文字还未进入癸能村寨。而且，

从村民的生活习惯来看，语言的习得主要是口耳相传的方式。这种情况下，促进语言传播的主要方式也应该是有声媒体。据调

查，癸能村目前还无任何形式的民族语广播和节目，建议村委会和学校录制一些民汉双语的节目和广播，滚动播出，为民族语

言的习得和推广提供多样途径。此外，在书面语言较弱的情况下，音频和视屏的录制、保存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存储方式。

4.做好顶层设计，科学保护哈尼语言及文化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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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的大量宝贵语言和文化遗产存在于摩匹和说唱文学中，而无文字记录，因此文化传人的保护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癸能村文化传承人按习俗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但收入仅是举办方的“随心功德”，因此有必要为他们设置专门编制并

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使他们专心致力于语言和文化传播，同时培养合格的文化传承人。就哈尼语言而言，也需要专门人员从

事记录和保护工作。据墨江文化所所长介绍，虽然几年前墨江政府也发文要求保护哈尼语言文化，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

保护工作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系统、科学、有效地进行哈尼语言和哈尼文化保护工作。

癸能村的语言生活反映了云南哈尼村落的基本语言生活现状，总体表现为民族语言和汉语和谐高度发展。哈尼村落的日益

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母语保护的潜在威胁，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对无文字的哈尼语言进行保护。为了进一

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从语言和谐的角度促进社会和谐，哈尼语言生活的研究还有必要从广度和深度方面进一步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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